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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晨曦微露，古树掩映中的婺源县太

白镇曹门村，仿佛有一根指挥棒轻轻一

挥，万千鸟儿纵情鸣唱，整个村落便成

了欢乐的海洋。栖息在村中心两株古

樟树上的“鸟中大熊猫”——蓝冠噪鹛

（也称黄喉噪鹛、靛冠噪鹛），鸟鸣声格

外悦耳动听，或婉转细腻，或温柔娇滴，

如清风拂面，给盛夏增添了凉爽而灵动

的气息。

那两株古樟树龄超过 300 年，枝繁

叶茂，浓荫覆地，远远望去，团团如盖，

像撑开的两柄巨伞。这“巨伞”自然成

了鸟儿们天然的“屋场”，虬曲的枝干和

茂密的树叶间藏着无数鸟儿的“家”，其

中就“住”着蓝冠噪鹛。

与古樟紧邻的是吴新爱的家。古

樟伸展的枝叶直抵她家屋背二楼、三楼

阳台和窗台。站在阳台或窗前，能真切

地看到满树的鸟儿。因此，她家成了观

赏、拍摄“鸟中大熊猫”的最佳场所。

对 47 岁的吴新爱来说，这些叽叽喳

喳的精灵各有各的可爱。她知道蓝冠

噪鹛是“稀世之宝”。通常每年 4 月至 7
月，它们会飞到屋后的大樟树上筑巢繁

殖，和她做“邻居”。这些尊贵的“邻居”

一来，四面八方的鸟友也如约而至，她

家就热闹起来，这令她多少有些兴奋。

但她更清楚，这段时间是这些“邻居”繁

殖的关键时期，因此，她的心里又莫名

多了一份责任。

6 月底，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来到

吴新爱家，她正在烧饭。在锅碗瓢勺的

忙碌中，她跟我们聊起了她的“邻居”。

突然，一阵急促的鸟鸣声传来，她扔下

锅铲，抄起一根竹竿风一般跑向二楼阳

台。只见古樟枝杈间，两只八哥“哇－

哇－”叫着，“恶狠狠”地逼近一个鸟巢。

那是蓝冠噪鹛的巢。巢里两只蓝冠噪鹛

雏鸟细嫩的叫声里透着惊恐，一只蓝冠

噪鹛成鸟一边紧护鸟巢，一边冲着“来犯

之敌”大声地“示威”。成鸟、雏鸟齐声鸣

叫，一声高过一声，犹如发送求救信号。

顷刻间，在附近觅食的 20 余只蓝冠噪鹛

火速“回营”，绕着那两只八哥盘旋，拼命

嘶吼，最终逼退了“敌人”。

直到雏鸟安静下来，吴新爱长长松

了 一 口 气 ，看 了 看 手 里 的 竹 竿 ，笑 了 。

包括蓝冠噪鹛和八哥在内，栖息在这两

棵古樟的鸟儿大概有十余种，它们各有

各的营巢区，通常情况下互不侵犯。有

时，八哥、松鸦等体形较大的鸟儿发现

仅一只或两只蓝冠噪鹛留守看“家”护

巢，便会发起“挑衅”，张牙舞爪地欲侵

占人家的营巢区，甚至攻击雏鸟。“还好

今天‘援兵’赶得及时。”她如释重负地

说。

吴新爱与蓝冠噪鹛相处了数十年，

对它们的声音特别敏感，能在众鸟齐鸣

中精准听出它们的声音，还能辨别声音

是发自雄鸟还是雌鸟，甚至能判断它们

当 时 状 态 是 求 偶 、抱 窝 、喂 雏 还 是 遇

险。她说，蓝冠噪鹛雄鸟和雌鸟在外形

上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但叫声不同，如

雄鸟叫声“嘀呴－嘀呴－”，清脆悦耳；

雌鸟叫声“嘀儿－嘀儿－”，尾音拖长。

“刚才雄鸟、雌鸟都叫得又急促又尖细，

我就觉得不对劲。”

每 年 蓝 冠 噪 鹛 归 来 繁 殖 的 4 个 月

里，吴新爱几乎足不出村。一方面，她

要守在家里为鸟友提供观鸟服务，更重

要的是要保护她的“邻居”们。每一位

鸟友到来，她都会给他们“科普”蓝冠噪

鹛的生活习性，以及文明观鸟的要求。

她每天楼上楼下地盯着两棵古樟，从各

个角度打量，重点留意蓝冠噪鹛的营巢

区。“除了八哥、松鸦等体型比较大的鸟

会 时 不 时 地 欺 负 它 们 ，更 危 险 的 是 松

鼠、老鹰、蛇，这些是蓝冠噪鹛最可怕的

‘敌人’。”作为“好邻居”兼“保护神”，碰

到危险，她就会敲打竹竿，帮这些精灵

赶走“敌人”。

著名鸟类学专家、《中国鸟类野外

手册》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原研究员何芬奇教授说，蓝冠噪鹛自

身柔弱，种群小，常常会被其他动物欺

负，它们的蛋或雏鸟有时会被松鼠、老

鹰、蛇等天敌吞食。所幸它们很聪明，

在繁殖期会进村安家，傍着村民生活。

有 人 做 伴 ，可 以 震 慑 天 敌 ，减 少 伤 亡 。

这或许正是这种弱小而神秘的鸟种摆

脱灭绝命运的秘笈。

二
在曹门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古

树 周 边 及 河 畔 ，蔬 菜 成 畦 、果 树 成 荫 。

不过，仔细打量，我们发现这些蔬菜、果

树 长 势 有 些 异 常 ：一 畦 畦 蔬 菜 虫 迹 斑

斑 ；一 株 株 枇 杷 树 、李 树 、桃 树 枝 叶 葱

郁，而枝头果实多数破损、残缺。

村民们说，这些是为自己种的，其

实更是为蓝冠噪鹛种的。蓝冠噪鹛喜

食昆虫、蚯蚓，“口粮”匮乏时，也会啄食

枇杷、李子、桃子等。这些果树就是它

们的“果盘”，破损、残缺的果实基本上

是它们吃剩的。蔬菜长虫则是因为大

家 习 惯 吃 天 然 生 长 的 蔬 菜 ，从 不 施 农

药。不施农药的蔬菜易生菜虫，而菜虫

是蓝冠噪鹛的“美食”，一菜“两用”，村

民 们 乐 见 蔬 菜 长 虫 。“ 我 们 过 的 是‘ 有

机’生活，所以蓝冠噪鹛在我们这里可

以‘生存无患、吃食无忧’。”

62 岁的村民汪小珠告诉我们，大概

10 年前，她和老伴将河畔一处荒地开垦

成菜园，种上各种时令蔬菜。每年春夏

时节，满园蔬菜生机勃勃，菜叶、菜梗上

卧着肥胖的菜虫，吸引成群蓝冠噪鹛前

来“加餐”。

每 天 清 晨 ，汪 小 珠 都 要 去 打 理 菜

园，可她不直接进入菜园，而是站在园

外看“风景”。菜园里总有蓝冠噪鹛在

尽情啄虫、撒欢。“看它们吃虫真是太有

意思了。”汪小珠说，“你们不知道，它们

见到虫子有多开心、多活泼。”

待这些“不速之客”吃得尽兴了，汪

小珠推门入园，淘气的精灵们才群起飞

散，“但它们也不飞远，停在菜园边的一

棵老树上，欢蹦跳跃地看我干活，给我唱

歌”。

汪小珠还常常挖一些带有蚯蚓的

肥土培入菜地，“要是菜虫不够吃了，它

们会在土里找蚯蚓吃”。

和多数村庄一样，曹门村的青壮年

农民大多进城务工，劳动力不足，很多

菜地被撂荒。菜地荒芜意味着蓝冠噪

鹛的“口粮”减少，“口粮”不足，这些娇

贵的鸟儿以后可能就不回来了。

大概从 2015 年起，在县里、镇里引

导下，曹门村村委会在蓝冠噪鹛的活动

范围内流转了 100 余亩撂荒土地，按蓝

冠噪鹛的“口味”种上了枇杷、李子、桃

子等果树，周边池塘种上了荷花，还鼓

励村民在房前屋后空地种蔬菜，绿化美

化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给蓝冠噪鹛储

备足够的食物。

蓝冠噪鹛为什么喜欢在古树上筑

巢呢？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张微

微解释，古树不只为蓝冠噪鹛提供了足

够的活动空间和良好的隐蔽条件，古树

上还寄生了大量的树姜等植物，树姜的

根、茎又滋生出密密麻麻的虫子，为蓝

冠噪鹛提供了窝边“美食”。

树姜是一味中药，具有一定的经济

价值。近年来，一些外来人员进村，盗

采 树 姜 ，引 起 村 民 警 觉 。 村 民 们 意 识

到，若树姜被扒光，寄生的虫子就会减

少。为保住蓝冠噪鹛的窝边“美食”，他

们自发巡护。张微微教授说，古树本身

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小生境，能

为蓝冠噪鹛等鸟儿提供丰富的食物，同时

这些鸟儿也帮古树清除害虫，让古树“延

年益寿”。“盗采会对古树生境造成严重的

破坏。曹门村老乡们的环保意识确实了

不起。”

三
在曹门村乡亲的记忆里，早在 2000

年之前，每逢春夏时节，蓝冠噪鹛就会

出现在村里的古树上。只是那时大家

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更不清楚这种长

相酷似画眉鸟的精灵，竟是濒临灭绝的

“鸟中大熊猫”。不管是从前的寂寂无

闻还是今天的声名远扬，这些精灵总喜

欢“黏着”曹门的村民，而村民对它们也

是一如既往地“不打扰、不伤害”。

因蓝冠噪鹛年年春夏归来繁殖、栖

息，曹门村知名度越来越大，加上自身

的原生态资源及红色旅游资源，曹

门村的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

“旅游饭”，吴新爱等 20 余户村

民开办了观鸟驿站或民宿。

每年春夏时节，随着蓝

冠 噪 鹛 的 到 来 ，鸟 友 们 便

闻风而至，他们蹲守在村

民们开办的观鸟驿站里，

用“长枪短炮”记录蓝冠噪

鹛求偶、筑巢、觅食、暖雏、

喂 雏 、嬉 戏 等 不 同 生 活 场

景。吴新爱给我们看她的微

信朋友圈，情侣啄羽、母

子亲吻、集体喂雏、

振 翅 戏 水 ……

“ 这 些 都 是 鸟

友 拍 的 ，他

们 常 常 会

分 享 给

我。”

吴

新 爱 家

中 有 5 间

接 待 房 ，

日 接 待 约

10 人。蓝冠

噪 鹛 繁 殖 季

节，常常“一房难

求 ”。 她 家 楼 房 旁 边

有 一 间 平 房 ，屋 顶 与 楼 房

的二楼阳台齐平。家人

曾 计 划 在 平 房 顶 上 搭

建三四间简易房，这会

带 来 一 笔 可 观 的 收

入。起初，吴新爱有

些心动。但她通过多

年 观 察 ，发 现 蓝 冠 噪

鹛 进 进 出 出 习 惯 低 空

飞 行 ，她 家 平 房 屋 顶 上

的空间是它们的“生命通

道”。屋顶空间若加盖简易

房，势必破坏这条通道。没有了

通道，她的“邻居”们还能找到“家”吗？

她说服家人，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农村，做寿、嫁娶是大喜事，按传

统风俗须放鞭炮庆贺。这些年，为了不

打扰蓝冠噪鹛，曹门村形成了一条不成

文的“村规”：村中嫁娶喜事尽量避开 4
月至 7 月这个时段，遇做寿等其他喜事，

村民们一律不放鞭炮。

何芬奇及程松林等学者在论文《婺

源靛冠噪鹛生物学初探》提出：“迄今所

记录到的繁殖地都是开放型的，并非为

某个繁殖群专用。而婺源靛冠噪鹛（即

蓝冠噪鹛）各繁殖群体也会出于多种原

因，对繁殖地的利用进行重新整合。显

性原因如其繁殖地在上年或当年遭受

人为干扰，致使其离去或于次年不再回

归，另寻他地繁殖……”

曹门村乡亲并不关心论文，也不清

楚何教授等专家的阐述，但在他们朴素

的认知中，对蓝冠噪鹛最好的保护，就

是尽力维持其繁殖地的原生态环境，尽

力保护其生存空间。对它们不打扰、不

伤害，它们才年年如期归来。

几十载春去秋来，曹门村一直是蓝

冠噪鹛亲切、温暖的“老家”。

根据何芬奇、程松林、张微微等专

家的监测及研究，今年婺源县境内的蓝

冠噪鹛种群分布总体稳定，其中曹门村

的种群有所增加。吴新爱及持续多年

协助何芬奇等鸟类学专家跟踪监测蓝

冠噪鹛的资深鸟友郑迎春提供的监测

数据显示，今年仅吴新爱家门口的蓝冠

噪鹛数量达 51 只，其中成鸟 34 只、亚成

鸟 17 只 。 这 些 亚 成 鸟 都

是 今 年 新 育 出 的

“ 曹 门 新 生

代”。

何 芬

奇 持 续

20 余 年

在婺源

监 测 、

研 究

蓝 冠 噪

鹛 ，曹

门 村 是

他 每 年 必

到 访 的 一 个

繁殖地。他说，

吴 新 爱 等 村 民 多 年

来主动、自觉保护蓝冠噪

鹛，依托地利之便，常态

化 观 察 它 们 的 栖 息 状

态，掌握了大量的鸟情

基 础 数 据 ，有 助 于 专

家进一步对它们进行

研究，同时激发了公众

爱鸟护鸟意识，值得敬

重。

江 西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最丰富、生态质量最好的省

份之一，凭借优渥的生态环

境和多种保护举措，切

实践行中国作出的

庄严承诺“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

中 发 展 ，共 建

万物和谐的美

丽 家 园 ”“ 有

效 扭 转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

共同守护地球

家 园 ”，孕 育 了

丰 富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让 赣 鄱 大 地 宛

如一座生物“宝库”，呈

现 出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好画卷，各地涌现出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曹门村仅是其中

一个典范。

大暑已至,长夏将尽，蓝冠噪鹛正陆

续辞别婺源“老家”，向另一个“家园”迁

徙。那是一处什么样的秘境呢？一定如

婺源一样有美好的青绿、有美好的人心。

可爱的精灵，明年再见。

暑期一到，我家的晚饭就吃得特别晚。因为放了假，

父母不用担心我们放学后会饿肚子。从下午三点来钟开

始，蛤蟆坳的暑气尚未被山林和飞鸟稀释，我们便跟在父

母屁股后面，到沙子岭玉米地、花生地里去拔草，给渴了一

天的蔬菜们浇水，然后再翻一遍红薯藤。阳光越来越弱，

天空越来越矮，蝉声越来越密。在越来越暗的夜色里，我

们直起腰来，收拾好农具，走在狭长的地埂上。

晚饭上桌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悠闲的晚饭

时间，我不喜欢像父亲那样，端坐在八仙桌前细嚼慢咽。

我可以完全放松下来，挑一只盛汤用的大白瓷碗，装上满

满一碗米饭，再夹一些能堆上尖的菜肴，搬一把竹靠背椅，

慵懒地坐到禾坪中央去。边狼吞虎咽地下肚，边瞧着星星

与月亮眉目传情，边打量熟悉的风像往常一样拜访老屋，

边在风里打着长长的响亮的饱嗝。

也会有蚊虫叮咬的。墨蚊子、长脚蚊，很擅长在我们

额前、后脑勺、脖子下、小腿处悄然发起攻击。等你有了针

扎的痛感，反应过来，一巴掌拍过去，它们早没了影。而

你，还以为胜券在握。月光下，星光下，蚊子们总难得被我

们俘虏一回。若是被俘，自然是身首异处，留下一抹鲜红的

血在掌间。那是我们自己的血，也是蚊子的血。蚊子为了

生存，不惜铤而走险，若逃过一劫也就赚了。我们为了生

存，不惧向险而挺，挺过去了便是晴天。这样看的话，每一

抹生动的鲜红里，都藏着一段微妙的生物链，昭示着一些可

以生趣的东西。

倘若这个时候来点风就好了。我以为，没有一种风比

夏夜的清风更加体贴，更加舒畅，更加懂得村庄的内心。

你看不见它，它却无处不在。它们早在太阳落山以前就约

好了，纷纷从大禾界、谭山冲、庙冲出发，穿过“举顶上”的

松林、后山的竹林，搁宝珠石上歇一会脚，最后在我家屋前

屋后集结。它们集结的时候，我正使劲挠着刚被蚊子叮咬

出来的大包。蚊子一口一口地叮咬，但风却不是一寸一寸

来报到的。夏夜的风总是成群结队，不讲套路，稻田、菜

地、篱笆、电线杆、房顶，还有绕着篱笆和电线杆一路向上

爬的丝瓜藤，它都用结实的大手挥舞过去。挥过去，挥过

来，最后落在我的额际、我的肩头。此时此刻，我总会为之

一振，为之心动。一定要闭上眼，尽情感受清风带来的草

木气息，草木气息里有拔节的味道、成长的味道。张开了

双臂，风一遍一遍抚摸我的身体、我的肌肤、我的脸颊，然

后再一点一点地镀上月色，镀上星光，镀上母亲喊我回屋

洗澡的呼唤。

母亲早就收拾好了碗筷，已经催过我好几回了。不是

我不愿意回屋，是风太难缠了。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

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的本事忒大，我拗不过

它，不好脱身。那便干脆仰卧在竹床上，陪风再多待一会，

再多聊一会。聊点春天的花、夏天的雨，聊点秋日的果、冬

日的雪。聊一聊书本上的作业和墙上的奖状，也聊一聊地

里的庄稼和老井边的小溪。溪水潺潺，是系在老井胸前的

绸带。风翻书页，我们的梦想在作业纸上一股脑儿呈现。

清风习习，月光朗朗。很多个这样的夜晚，很多个这

样的我。于风而言，我只是人世间极其平凡而又重复的个

体。但在我的眼里，每一缕夜间的清风都是不一样的。不

一样的东西，便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风来，风去，应该也

是不一样的神态，不一样的心境，只是我们看不出来。看

得出来的人，都成了哲人、圣人。我就斜躺在风的怀抱里，

怔怔地看风、听风。也不仅仅只是看风、听风，也看别的，

也听别的。至于别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是月亮的脸

庞，是星星的眼神，是山间不知名的鸟叫，是庄稼地里窸窸

窣窣的虫鸣。应该还有许多别的什么吧。这样的深夜，并

不完全意味着安静与歇息，也蕴藏着一些骚动和发酵。骚

动的，譬如蛙声，譬如蝉鸣。发酵的，比如九担谷田的稻

花，比如劳累了一天的思绪，在沉淀，在萃取，连同夜的漫

长、夜的深沉，一并打包给黎明。

而眼下，一切骚动的声音彼此交织。最肆无忌惮的，

便是乐此不疲的蝉鸣。你听过不绝于耳的蝉鸣吗？当然

听过。那你见过万蝉齐鸣的壮观景象吗？入夜的蝉鸣，比

傍晚时分的更加声势浩大，比你能想象得到的更加躁动、

更加疯狂。我以为，那是山野间最自在、最独特的音乐盛

会。众蝉们整齐划一、不知疲倦，共同奏响铺天盖地的欢

歌。书上说，鸣叫的蝉都是雄蝉，它们的发音器就像鼓，所

以鸣叫声特别响亮。它们总叫个不停，叫得起劲，叫得欢

腾，就是为了吸引和召唤雌蝉。这下，你应该明白，为何夜

越深，蝉声越覆盖大地了吧。

古人大都认为蝉居住在枝头高处，喜欢饮用干净的露

水，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经常用来作为品行高洁的

象征。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蝉的幼虫最早是生活在土壤

中的，成年蝉才会飞爬于树干之上。而且蝉也没有古人理

解的那么高洁，它们渴了饿了，会用自己坚硬的口器插入

各种树干，尽情吮吸汁液，摄取其中的营养与水分。多么

酥柔的清风，多么皎洁的月夜。聊一聊蝉，是我们的生物

课。聊一聊古诗里的蝉，是我们的哲学课。蝉声就保存在

老家的夜里。我随手抓起一把风，蝉声就从风里荡漾开

去。我敞开胸怀，拥抱风的亲昵，蝉声便渗进了我的五脏

六腑。管它什么烟火、什么高洁，万蝉齐鸣，博大浩渺，该

是一件多么值得钦佩的事情，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漫山

遍野的蝉鸣，才配得上漫山遍野的月光，才配得上漫山遍

野的清风。

我是一个迷恋清风的人。夜已深，我坐在老屋的木料

房里，抄写竖版的《唐诗三百首》。抄着抄着，总会偷偷地

朝门口望，朝木格子窗户外边望。望着望着，风声小了许

多，蝉鸣也静了许多。农家断断续续的犬吠，依稀飘荡在

高山垄的夜空。它们向来不会煽情，不会欢呼，也从来不

曾悲苦，不曾孤独，只是随性地来，随性地去。它们是大地

的主人，我们才是卑微的过客。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今夜，我站在城市的阳

台上，看见老屋的院子生出了许多沧桑。我怜爱这份沧桑，

也珍惜这份沧桑，并以一颗感恩敬畏的心，铭记并且吟唱。

低吟浅唱间，风盎然吹过头顶，替我问候脚下的大地。

清风半夜鸣蝉
□□ 李李 晃晃

滕阁听风

蓝 冠 噪 鹛 最 早 是 由 法 国 传 教 士

A.Riviere 于 1919 年 在 婺 源 采 集 到 标

本，之后消失了数十年，直到 2000 年 5
月在婺源县境内再现踪迹。目前全球

可知的分布范围仅该县及周边，种群

数量 250 余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评定为极度濒危物种，有“鸟

中 大 熊 猫 ”之 称 ，系 江 西 的“ 生 态 名

片”，也是中国特有鸟种、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与大熊猫、亚洲象等

珍稀野生动物一同被列入国家“十四

五”期间抢救性保护的 48 种极度濒危

物种。

通常每年 4 月至 7 月，蓝冠噪鹛沿

着乐安河畔在婺源县境内繁殖，但其

他 时 间 里 ，它 们 的 行 踪 一 直 是 个 谜 。

人们至今不清楚，7 月底前后，它们为

何“拖家带口”集体消失？它们去向何

方？

目前婺源县有十余个村及相关场

所是蓝冠噪鹛的繁殖地，其中曹门村

的种群最活跃，数量最稳定，今年突破

50 只，呈现多年来少有的“鸟丁”兴旺

景象。

引子：

报告文学

蓝冠噪鹛年年归蓝冠噪鹛年年归蓝冠噪鹛年年归
□□ 童梦宁童梦宁 凌凌 瀚瀚

九
鸟
同
枝

啄食

嬉戏

喂雏

（本文所配图片均为蓝冠噪鹛，由沈锦潮摄）


